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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文献记载的唐宋诗真迹之价值

吕宛庭

(厦门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ꎬ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)

摘要: 唐宋诗人之真迹今多不传ꎬ且于普通人而言极难获取ꎮ 但文人在诗话或笔记中所记载的唐宋

诗真迹的相关信息ꎬ亦可成为富有价值的研究对象ꎮ 唐宋诗真迹相关记载中反映的异文情况ꎬ不仅可

给后世校勘提供便利ꎬ还能反映当时文人的辨伪意识ꎮ 文献中所记载的唐宋诗真迹及其相关信息ꎬ对
诗歌辑佚、文学史研究有重要作用ꎮ 此外ꎬ真迹作为书法作品ꎬ自身也具有一定的艺术鉴赏价值ꎮ 对

唐宋诗真迹进行系统梳理ꎬ可为当今文学研究挖掘到更多新材料ꎬ探索更多新思路ꎮ
关键词: 唐宋诗真迹ꎻ文献ꎻ价值ꎻ校勘ꎻ辑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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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真迹是保存文学作品原貌、反映作家创作心

境的载体ꎬ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ꎮ 除将其视

为艺术品外ꎬ２１ 世纪以来ꎬ愈来愈多的学者注意

到了真迹在语言学、文学、史学、文献学等方面发

挥的作用ꎮ 张显成认为简帛上的真迹具有极强的

文献真实性ꎬ可为今世的目录学、版本学、校勘学、
辨伪学研究及古籍文意解读提供帮助ꎮ[１] 龚延明

以司马伋、吕祖谦官告真迹绢本文书为依据ꎬ探讨

了官员官告的格式、材质、形制等重要问题ꎮ[２] 王

峰认为容庚先生所藏之书法真迹ꎬ可以更加完整

地呈现中国碑帖书法的历史发展脉络ꎮ[３] 肖鹏、
王兆鹏编著的«重返宋词现场»一书也展示了欧

阳修、张孝祥、秦观、姜夔等词人的大量真迹照片ꎬ
以更好地复原词人写作时的状态ꎬ给读者更强烈

的代入感ꎮ
对于唐诗、宋诗而言ꎬ真迹可表达诗作原意ꎬ

体现作家性格ꎬ反映当时创作场景ꎬ展示时代整体

创作风格趋向ꎬ并帮助后人探讨作品流传、存佚问

题ꎮ 然而ꎬ今虽存唐诗、宋诗数十万首ꎬ诗人之真

迹则传之甚少ꎮ 就唐代诗人而言ꎬ杜甫未留下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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迹ꎬ碑刻资料也未被寻得ꎻ白居易目前仅存一件残

破的石经幢ꎬ但上面刻满佛经ꎬ非诗作真迹ꎻ李白

的«上阳台帖»真迹只余 ２５ 字ꎬ且真伪难辨ꎮ 宋

代诗人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等人留有真迹ꎬ却非常

人所能亲见之物ꎮ 不过ꎬ唐宋诗人真迹ꎬ虽于今多

不可亲眼观得ꎬ但部分文人见诗人亲笔后ꎬ会将相

关信息录于其笔记、诗话等作品中ꎮ 此处需明确ꎬ
唐宋诗人真迹ꎬ乃指唐宋诗人亲手写下的本人诗

作ꎬ他人所抄之诗不可算作唐宋诗真迹ꎮ 这些唐

宋诗真迹相关的记载ꎬ虽只是文字形式ꎬ却也可以

从另一种角度“直观”地呈现唐宋诗的初始面貌ꎮ
笔者现结合具体文献ꎬ梳理唐宋诗真迹在校勘、史
料、鉴赏等方面所蕴藏的丰富价值ꎮ

一、校勘价值

唐宋人诗集传至今日ꎬ已有千余年ꎮ 部分作品

历经多次传抄、刊刻后ꎬ或字迹模糊ꎬ不易辨识ꎻ或
异文旁出ꎬ难以确证ꎮ 而若参照当时之人对诗人真

迹的记载ꎬ则可发现校勘新思路ꎬ获得“柳暗花明又

一村”的效果ꎮ 如宋代吴聿«观林诗话»载:

尝见东坡手写«会猎»诗云:“向不

如皋闲射雉ꎬ人间何以得卿卿ꎮ”世所传

本乃作“不向如皋”ꎬ遂以为东坡误用如

皋为地名ꎬ特未尝见写本耳ꎮ[４]５

经查ꎬ苏轼有«和梅户曹会猎铁沟»一诗ꎬ«东
坡全集»(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钞内府藏本)、
«永乐大典»(明钞本)、«历代诗话»(清乾隆文渊

阁四库全书钞浙江巡抚采进本)等明清二代较为

通行的苏轼集或类书ꎬ皆将此句记为“不向如皋

闲射雉”ꎮ 据«观林诗话»所言ꎬ这些“世所传本”
皆以诗中“如皋”为地名ꎮ 吴聿曾亲眼见过苏轼

此诗的手写本ꎬ因此其观点具有一定的说服力ꎮ
若该说法为真ꎬ则结合下文“人间何以得卿卿”ꎬ
可知苏轼此处之“如皋闲射雉”运用了«左传»中
贾大夫“如皋射雉”的典故①ꎬ以表“以才华博女子

欢心”之意ꎮ 其中如皋并非地名ꎬ而是作“临近水

边”解ꎮ 今观珠海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«苏东坡全集»ꎬ
已将«和梅户曹会猎铁沟»中此句录为“向不如皋

闲射雉”ꎬ并注明这一改动源自于«观林诗话» [５]ꎮ

可见ꎬ文献中真迹相关的记载ꎬ对后世之人修改过

去传本的错误ꎬ理解诗作本意具有重要作用ꎮ
因技术水平限制ꎬ古人诗文在传播过程中难

免会出现错漏ꎮ 而另一方面ꎬ文人也可能出于主

观意愿ꎬ对前人之作进行改动ꎮ 有部分作品历经

润色后ꎬ确实较前文更加出彩ꎻ然还有一部分改动

者并不知晓原意ꎬ妄加增删ꎬ不仅无法取得良好效

果ꎬ还使前人佳作“面目全非”ꎮ 因此ꎬ除对误传

情况进行纠正外ꎬ史料笔记中所载之唐宋诗真迹ꎬ
也可作为反驳后人改动思路的有力证据ꎮ 如南宋

袁文就在«瓮牖闲评»中记载了一则“庸改”案例:

任渊解黄太史诗ꎬ改«磨崖碑后»诗

‘臣结春秋二三策’一句作‘臣结舂陵二

三策’ꎬ引元次山«舂陵行»为言ꎬ此固一

说也ꎮ 然余见太史亲写此诗于磨崖碑后

者ꎬ作‘臣结春秋二三策’ꎬ讵庸改耶?[６]

任渊年少时ꎬ曾从黄庭坚学诗ꎬ后作«山谷诗

集注»ꎮ 他在辑校、解读的同时ꎬ也依据自己的观

点ꎬ对黄庭坚诗文作出了一定修改ꎮ «磨崖碑后»
诗“臣结春秋二三策”一句涉及元结作«舂陵行»
的典故ꎬ因此任渊将其易为“臣结舂陵二三策”ꎮ
对任渊的改法、解法ꎬ袁文于«瓮牖闲评»中持部

分肯定态度ꎮ 之所以还有部分否定ꎬ是因为后者

曾亲眼见过黄庭坚书于磨崖碑上的诗文真迹ꎬ其
原文确为“臣结春秋二三策”ꎮ

在系统性的校勘活动中ꎬ真迹更可以发挥重

要作用ꎮ 唐宋诗人之集历经多次传抄、刊刻后ꎬ往
往诞生诸多版本ꎬ校注之时ꎬ需广泛收集异本ꎬ罗
列异文ꎬ详细考证ꎮ 若能看到来源可信的真迹ꎬ则
异文之字得到确定的可能性将大幅提升ꎮ 李壁作

«王荆公诗注»时ꎬ就多次引其所见王安石真迹为

参考对象ꎬ一一指出书中异文ꎮ 如其在«即事六

首􀅰其四»(先生善鼓瑟ꎬ齐国好吹竽ꎮ 操竽入齐

人ꎬ雅郑亦复殊􀆺􀆺)后注:

介父真迹“鼓” “殊”二字与俗书不

同ꎬ盖“鼓”字本合如此写ꎬ世俗从支从

皮ꎬ皆非也ꎻ“殊”字亦然ꎮ[７]１１３

２９１

① 左丘明«左传􀅰昭公二十八年»:“昔贾大夫恶(丑)ꎬ娶妻而美ꎬ三年不言不笑ꎮ 御(驾车马)以如皋ꎬ射雉ꎬ获之ꎬ其妻始笑而言ꎮ
贾大夫曰:‘才之不可以已ꎮ 我不能射ꎬ女遂不言不笑夫!’”(左丘明.:«左传»ꎬ长沙:岳麓书社 ２０００ 年版ꎬ第 ６４０ 页ꎮ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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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在«即事六首􀅰其五» (商阳杀三人ꎬ每辄

不忍视ꎮ 亦均食君食􀆺􀆺)后注:

章茂宪侍郎所藏真迹乃作“亦云食

君实”ꎮ[７]１１４

李壁乃南宋文人ꎬ与王安石相隔一定时段ꎬ但
他在为王诗作注时ꎬ多处收集王安石的真迹ꎬ除上

文所提“章茂宪侍郎所藏本”外ꎬ他还收得临川饶

蒙家的石本真迹ꎮ 如其于«送陈和叔»“昼寓墩砖

常至夜”一句后注:

此诗有石本在临川饶蒙家ꎬ真迹

‘墩’作‘椁’ꎮ[７]３５９

如此多方参照ꎬ详列异文ꎬ既在最大程度上还

原了王安石诗本意ꎬ又令此本«王荆公诗注»具有

较高的文献学价值ꎬ还给后人提供了收集、整理、
注释前人诗歌的参考范式ꎮ

由上观之ꎬ当今学者整理唐宋文人诗集ꎬ亦应

在据善本录入之时ꎬ充分考虑历代文献对唐宋诗

人真迹的记载ꎬ以裨补阙漏ꎬ更加真实地还原诗文

本意ꎮ 然纵是真迹ꎬ也有假托、伪作之可能ꎬ况诗

作本人写下真迹后是否又自作修改ꎬ后人也难以

知晓ꎮ 因此ꎬ古人见真迹时ꎬ亦是小心辨识ꎮ 不少

文献提及古人对唐宋诗人诗作真迹的谨慎态度和

辨伪意识ꎬ对今人校勘有所警示ꎮ 如陆游«老学

庵笔记»道:

晁子止云:“曾见东坡手书«四州环

一岛»诗ꎬ其间‘茫茫太仓中’ 一句ꎬ乃

‘区区魏中梁’”ꎬ不知果否ꎮ 苏季真云:
“«寄张文潜桄榔杖» 诗ꎬ初本云‘酒半

消’ꎬ其下云:‘江边独曳桄榔仗ꎬ林下闲

寻荜拨苗’ꎮ ‘盛孝章’又误为‘孝标’ꎮ
已而悟ꎬ故尽易之ꎮ” 虽其家所传ꎬ然去

今所行“亡”字韵殊远ꎬ恐传之误也ꎮ[８]４２

对于晁子止和苏季真有关苏轼诗作原文的言

论ꎬ陆游认为ꎬ部分真迹虽乃家传ꎬ但观者之说法

并不可信ꎬ恐为“传之误”ꎮ 可见ꎬ唐宋文人在面

对真迹时ꎬ已具有一定的辨伪意识ꎮ 这也告诫今

人ꎬ在面对唐宋诗真迹相关的史料记载时ꎬ不可尽

信其言全盘采用ꎬ而应仔细辨其真伪ꎬ细加考证ꎬ
确信其可用乃采用ꎮ

二、史料价值

除可在字句校勘方面发挥作用外ꎬ真迹相关

的文献记载往往还蕴含着丰富的史料价值ꎮ 因诗

人自作诗歌时ꎬ其真迹中的题跋、旁注皆对后人理

解诗歌本意、探究诗人当时处境有所帮助ꎻ文人提

及唐宋诗真迹时ꎬ通常也会写明自己见此真迹的

时间地点及真迹上的其他信息ꎮ 这些内容ꎬ无论

是对诗人生平事迹ꎬ还是对诗歌史ꎬ都具有较高的

补充意义ꎮ
(一)完善诗人生平及作品

黄 作«山谷年谱»时ꎬ参考了大量黄庭坚真

迹ꎬ如其中«送郑彦能宣德知福昌县»后注:

先生有此诗真迹ꎬ跋云:“吾友郑彦

能ꎬ今可为县令师也ꎮ 以余寒乡士ꎬ不能

重之于朝ꎬ故作诗赠行ꎬ以识吾愧ꎮ 元祐

元年壬寅ꎬ黄庭坚题之ꎮ” 今以岁月为

次ꎬ移附于此ꎮ[９]２５４

黄庭坚本人在真迹中标注的年份ꎬ在极大程

度上方便了后人按时间顺序排列其诗ꎮ 黄 正

是依据“元祐元年壬寅黄庭坚题之”ꎬ将«送郑彦

能宣德知福昌县»移动至«司马温公挽词»与«古
意赠彦能»之间ꎬ保障了其年谱中诗歌“以岁月为

次”的准确性ꎮ 同时ꎬ诗人真迹也可记录自身交

往经历ꎬ写明诗歌创作目的ꎬ展现诗人当时创作心

情ꎮ «山谷年谱»中记载的诸多真迹中ꎬ就有部分

体现了黄庭坚诗歌的写作背景ꎮ
如«次韵几复和答所寄»后注:

先生有此诗真迹ꎬ跋云:“丁卯岁ꎬ
几复至吏部改官ꎬ追和予丁丑在德平所

寄诗也ꎮ” [９]２６２

«颐轩诗六首»后注:

按家藏此诗真迹序云:“元祐四年正

月癸酉ꎮ”又有与君素手书云:“颐轩诗久

草成ꎬ以真不工ꎬ久未写去ꎮ 今漫遣ꎬ不知

可意否ꎮ”后题二十一日ꎮ[９]２７３－２７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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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那些资料匮乏的诗人ꎬ真迹记载ꎬ更可对

其生平、居所情况有所补充ꎮ 叶梦得 «石林诗

话»载:

余居吴下ꎬ一日出阊门ꎬ至小寺中ꎬ
壁间有题诗一绝云:“黄叶西陂水漫流ꎬ
蘧蒢风急滞扁舟ꎮ 夕阳暝色来千里ꎬ人

语鸡声共一丘ꎮ”意极喜ꎮ 初不书名氏ꎬ
问寺僧ꎬ云吴县寇主簿所作ꎬ今官满去

矣ꎮ 归而问之吴下士大夫ꎬ云寇名国宝ꎬ
盖与余同年ꎬ然皆莫知其能诗ꎮ 余与国

宝榜下未尝往来ꎬ亦谩不省其为人ꎮ 已

而数为好事者举此诗ꎬ始有言国宝徐州

人ꎬ久从陈无己学ꎬ乃知文字渊源ꎬ有所

自来ꎬ亦不难辨ꎬ恨不得多见之也ꎮ[１０]

寇国宝之诗ꎬ今多不传ꎬ其生平可考之内容也

甚是匮乏ꎬ而在上段文字中ꎬ作者记录了其亲眼所

见的寇国宝题壁诗内容ꎬ并交代了许多相关信息ꎬ
即寇国宝与叶梦得同岁(１０７７ 年生)ꎬ传为徐州

人ꎬ曾任吴县主簿ꎬ师从陈师道ꎮ 观今人对寇国宝

的介绍ꎬ亦多依凭于叶梦得此条记载ꎮ 这些与真

迹一并记录的作者简介ꎬ不仅可补充宋代诗人资

料ꎬ还可对后人研究陈师道及其后学有一定益处ꎮ
真迹相关的文献内容ꎬ还可能涉及诗人集中

未见之诗ꎬ如葛立方«韵语阳秋»:

诸绅尝以亲制龟冠为献ꎬ坡受之而

赠以诗云:“南海神龟三千岁ꎬ兆协朋从

生庆喜ꎮ 智能周物不周身ꎬ未免人钻七

十二ꎮ 谁能用尔作少冠ꎬ呴嵝耳孙创其

制ꎮ 君今此去宁后来ꎬ欲慰相思时整

视ꎮ”今集中无此诗ꎬ余尝见其亲笔ꎮ[１１]

«葛延之赠龟冠»一诗ꎬ东坡集初不载ꎬ葛立

方根据其亲眼所见的苏轼真迹ꎬ对此诗内容及背

景进行了介绍ꎮ 至清代ꎬ查慎行据葛立方所言ꎬ将
此诗补入«补注东坡编年诗»中ꎮ 可见ꎬ文献所记

载的诗人真迹ꎬ可补充苏轼的生平交往经历ꎬ更对

苏诗、宋诗辑佚有很大帮助ꎮ 与此例相近ꎬ元代孟

宗宝«洞霄诗集»亦记录了林逋集中未收的两首

«宿洞霄宫»诗:

右二诗不见先生集中ꎬ乃得真迹于

先生七世孙可山林君洪处ꎬ使人惊喜ꎬ如
获至宝ꎮ 呜呼! 先生高才清节ꎬ照映千

古ꎬ且又生长是邦ꎬ此诗又其用意之作ꎬ
向 微 寻 访 得 之ꎬ 乃 几 至 流 落ꎬ 甚 可

叹也ꎮ[１２]

其后ꎬ明代曹学佺编«石仓历代诗选»ꎬ清代

厉鹗编«宋诗纪事»时ꎬ皆收林逋«宿洞霄宫»诗ꎬ
他们很有可能参考了孟宗宝的记述ꎮ 今人在考证

诗人生平、收录集中未有之诗歌时ꎬ亦应关注历代

文献中所记载的真迹ꎬ以此对诗人事迹及作品有

更充分的认识ꎮ
(二)完善诗歌史

真迹相关的记载ꎬ还可为文学史研究提供相

关的史料ꎮ 如唐宋年间ꎬ多有题壁诗ꎮ 今日壁上

之字已了无痕迹ꎬ但不少题壁诗真迹被文人记入

诗话、笔记之中ꎮ 如陈岩肖«庚溪诗话»:

所至驿舍旅邸ꎬ留题壁间ꎬ亦多有可

取者ꎮ 见李仲南丙言临安旅邸壁间一绝

云:“太一峰前是我家ꎬ满床书籍旧生

涯ꎮ 春城恋酒不归去ꎬ老却碧桃无限

花ꎮ”又言建州崇安分水驿壁一绝云:
“江南三月已闻蝉ꎬ麦熟梅黄茧作绵ꎮ
料得故园烟雨里ꎬ轻寒犹作勒花天ꎮ”又

吕叔潜大虬言镇江丹阳玉乳泉壁间一绝

云:“骑马出门三月暮ꎬ杨花无奈雪漫

天ꎮ 客情最苦夜难度ꎬ宿处先寻无杜

鹃ꎮ”三诗皆可喜ꎬ然皆不著名氏也ꎮ[１３]

上述诗歌未留名姓ꎬ可能仅是出于寻常读书

人之手ꎬ但其文辞有诸多可取之处ꎬ也可被视作宋

诗研究的着眼点之一ꎮ 关于此类“不著名氏”之

诗ꎬ周密«浩然斋雅谈»中亦有类似记载:

候馆墙壁所书ꎬ多有可纪者ꎬ予尝录

数处矣ꎮ 今复得贵阳池驿壁间语ꎬ云:
“昨日雨ꎬ今日晴ꎮ 前月小ꎬ后月大ꎮ 君

欲问百年ꎬ百年如此过ꎮ 孰为辱ꎬ孰为

荣ꎮ 何者福ꎬ何者祸ꎮ 山中多白云ꎬ莫教

脚一蹉ꎮ”潭州四通馆梁间有云:“蜗角

名ꎬ蝇头利ꎮ 老天术何巧ꎬ以此役斯世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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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日一替死ꎬ今日一替生ꎮ 暗里换人人

不悟ꎬ门前每日见人行ꎮ” 是皆警世之

辞也ꎮ[１４]

此一类诗虽表达多有乡野俚俗之感ꎬ然其

“孰为辱ꎬ孰为荣ꎮ 何者福ꎬ何者祸” “昨日一替

死ꎬ今日一替生”等句ꎬ看似简单易作ꎬ实则颇富

哲理ꎮ 钱钟书道:“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ꎬ宋诗

多以筋骨思理见胜ꎮ” [１５] 宋代写于墙壁上的民间

诗语ꎬ也有内蕴理趣之处ꎬ的确可以反映当时创作

风格的整体趋向ꎮ 这些零散见于文人笔记、诗话

中的诗歌真迹记载ꎬ或可对后人概括历代诗歌创

作规律、总结诗歌发展史有一定帮助ꎮ
另有沈括«梦溪笔谈»卷二四:

信州杉溪驿舍中ꎬ有妇人题壁数百

言ꎮ 自叙世家本士族ꎬ父母以嫁三班奉

职鹿生之子ꎬ鹿忘其名ꎮ 娩娠方三日ꎬ鹿
生利月俸ꎮ 逼令上道ꎬ遂死于杉溪ꎮ 将

死ꎬ乃书此壁ꎬ具逼迫苦楚之状ꎬ恨父母

远ꎬ无地赴诉ꎮ 言极哀切ꎬ颇有词藻ꎬ读

者无不感伤ꎮ 既死ꎬ槁葬之驿后山下ꎮ
行人过此ꎬ多为之愤激ꎬ为诗以吊之者百

余篇ꎮ 人集之ꎬ谓之«鹿奴诗»ꎬ其间甚

有佳句ꎮ[１６]

这是今日少见的女性题壁诗相关记录ꎬ如今

«鹿奴诗»原文虽不存ꎬ但“鹿奴”生前的恨憾可借

由他人诗歌为后人知晓ꎬ并成为文学史上灿若星

辰的一笔ꎮ 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唐代普通女子的家

庭生活及其女性意识的觉醒ꎮ 这无论是在文学还

是历史研究方面ꎬ都具有重要意义ꎮ
(三)佐证诗歌传播与存佚

因真迹贵重ꎬ不少文人得名家真迹后ꎬ都悉心

保存ꎬ甚加爱护ꎮ 吴聿«观林诗话»有云:

盐官倪清ꎬ素宝东坡墨迹数轴ꎬ如护

眼目ꎮ 县官数以势力劫之ꎬ卒不可得ꎬ取
试经行中语ꎬ自榜其所居曰“薄命佳人

之馆”ꎮ[４]８

这些被“护眼目”般珍视的唐宋诗人真迹ꎬ不
仅为国人所藏ꎬ还为他国文人所见ꎮ 如记录着朝

鲜时代使者来华见闻的«燕行录»中就有这样几

条记载:

翁方纲􀆺􀆺设笋酌酒ꎬ履苏、黄、米

真迹与诸名士纵观之ꎮ[１７]

由城门入徐进士家􀆺􀆺出示米元章

真迹、«西旅贡獒图»、文王鼎、端州砚、
玉鹭 香 烛 之 属ꎮ 其 中 一 书 帖ꎬ 即 苏

贤笔ꎮ[１８]

由上可知直至清代ꎬ许多文人家中还妥善保

存着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等唐宋诗人的真迹ꎬ并将

其作为家中之宝ꎬ于异国使者来访时出示展览ꎮ
这些记载ꎬ皆可为唐宋诗文传播及东亚文学交流

提供史料支撑ꎮ
然而ꎬ尽管得到了如此用心的对待ꎬ因战乱频

仍或保存方式不当ꎬ所藏真迹也恐会遗失或损毁ꎮ
文献对相关事件记载ꎬ也可令后人看到唐宋诗人

真迹流传乃至散佚的过程ꎮ 周紫芝«竹坡诗话»
中记载:

余家藏山谷«谢李邦直送矞云龙茶

诗»ꎬ所谓“矞云从龙小苍壁ꎬ元丰至今

人未识” 者是也ꎮ 用川麻矮纸作钜轴

书ꎬ如拳许大ꎬ字画飞动ꎬ可与«瘗鹤铭»
«离堆记»争雄ꎮ 政和甲午ꎬ携以示李端

叔ꎮ 端叔和山谷韵ꎬ又用此韵作诗见贻ꎬ
且跋其尾云: “元丰八年九月ꎬ鲁直入

馆ꎮ 是月裕陵发引ꎬ前一日ꎬ百官集朝

堂ꎬ与余适相值ꎬ邂逅邦直送茶ꎮ 居两

日ꎬ闻有诗ꎬ又数日ꎬ相见于文德班中ꎬ为
余口占ꎮ 政和四年中元前一日ꎬ宣城周

少隐出此诗相示ꎬ盖二十有九年矣ꎮ 感

旧怆然ꎬ因借其韵ꎬ书于卷尾ꎮ 是日太

平ꎬ久不雨而雨ꎬ黄昏月出ꎬ已而复雨ꎮ”
绍兴兵至ꎬ姑溪诗帖两牛腰ꎬ并与山谷墨

妙为之一空ꎮ[１９]

周紫芝曾拜于吕本中门下ꎬ他十分尊崇被称

为江西诗派领袖的黄庭坚ꎬ并珍藏其«谢李邦直

送矞云龙茶诗»真迹ꎮ 黄庭坚逝世九年后ꎬ其旧

友李之仪见此真迹ꎬ颇有感触ꎬ为此作跋ꎮ «竹坡

诗话»中ꎬ周紫芝详细记录了这一事件ꎬ又写明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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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迹在战乱逃亡时遗失ꎮ
张邦基«墨庄漫录»还提及了家藏真迹众多

的“润州苏氏”:

润州苏氏家书画甚多ꎮ 书之绝异者

有太宗«赐易简御书»ꎬ宋玉«大言赋»
«并名真戒酒批答»ꎬ钟繇«贺吴灭关羽

上文帝表»ꎬ王右军«答会稽内史王述

书»、«雪晴寄山阴张侯帖»ꎬ献之«秋风

词»ꎬ梁萧子云«节班固汉史»ꎬ唐褚遂良

模本«兰亭»ꎬ李太白«天马歌»ꎬ贺知章

«醉中吟»ꎬ张长史«书逸人壁»ꎬ颜鲁公

«进文殊碑读»ꎬ李阳冰篆«新泉铭»ꎬ永

禅师«真草千文»ꎬ齐己题赠ꎬ并皆真迹ꎮ
􀆺􀆺后皆散逸ꎬ或有归御府者ꎬ今不知流

落何处ꎮ[２０]

虽这些“书之绝异者”后皆散逸ꎬ但此份记

载ꎬ在某些程度上对考知前代诗文仍有一定作用ꎮ
以上内容证明ꎬ借由文献对真迹的记载ꎬ后人

可推知诗人当时的交往人士ꎬ也可知真迹的后世

存佚情况ꎬ这对古籍整理、史料收集皆有益处ꎮ

三、鉴赏价值

唐宋时期书法家辈出ꎬ因此唐宋诗人真迹不

仅可在字句校勘和史料整理方面提供相关价值ꎬ
其字迹本身也能够娱人眼目ꎮ 历代文人在谈论唐

宋文人真迹时ꎬ也常就其书写艺术发表评论ꎬ此中

情感态度亦可成为今人的研究对象ꎮ
(一)可赏字迹

黄庭坚书法ꎬ常为今之学者称叹ꎬ其在唐宋之

时亦受追捧ꎮ 黄庭坚的真迹ꎬ今存«松风阁诗帖»
«黄州寒食诗帖»等ꎬ学者评其“书法结体呈辐射

式ꎬ用笔振颤激荡ꎬ笔法上强调起倒擒纵ꎬ在章法

上以阻遏线条流向为能事” [２１] “风神洒荡ꎬ长波

大撇ꎬ提顿起伏ꎬ一波三折ꎬ意蕴十足” [２２]ꎮ 前引

周紫芝«竹坡诗话»ꎬ周紫芝认为黄庭坚作品“如
拳许大ꎬ字画飞动”ꎬ可与陶弘景之«瘗鹤铭»、颜
真卿之«离堆记»争雄ꎬ可谓评价极高ꎮ 古今赞赏

遥相呼应ꎬ黄庭坚行书之鉴赏与收藏价值于此间

得到了进一步肯定ꎮ
又有欧阳修«六一诗话»载:

石曼卿自少以诗酒豪放自得ꎬ其气

貌伟然ꎬ诗格奇峭ꎬ又工于书ꎬ笔画遒劲ꎬ
体兼颜、柳ꎬ为世所珍ꎮ 余家尝得南唐后

主澄心堂纸ꎬ曼卿为余以此纸书其«筹

笔驿»诗ꎮ 诗ꎬ曼卿平生所自爱者ꎬ至今

藏之ꎬ号为三绝ꎬ真余家宝也ꎮ[２３]

石曼卿ꎬ即石延年ꎬ为北宋年间的著名书法

家ꎬ范仲淹曾道“延年之笔ꎬ颜筋柳骨”ꎮ 欧阳修

此番评价ꎬ更是将其书法水平夸赞至“三绝” “家
宝”的水平ꎬ足以见其鉴赏价值之高ꎮ

而对于真迹已散佚的诗人来说ꎬ文献中对其

书法的记录ꎬ则更有利于后人理解其笔法的精妙ꎬ
判断其在书法史上的价值ꎮ 陆游 «老学庵笔

记»云:

伯筠(慎东美) 工书ꎬ王逢原赠之

诗ꎬ极称其笔法ꎬ有曰:“铁索急缠蛟龙

僵ꎮ”盖言其老劲也ꎮ 东坡见其题壁ꎬ亦

曰:“此有何好ꎬ但似篾束枯骨耳ꎮ”伯筠

闻之ꎬ笑曰:“此意逢原已道了ꎮ”今惟丹

阳有«戴叔伦碑»ꎬ是其遗迹ꎮ[８]３５－３６

陆游写作时ꎬ慎东美之遗迹唯有 «戴叔伦

碑»ꎬ而此帖似已不传ꎬ当今世人更难以瞻其真

迹ꎮ 不过ꎬ我们仍可以从宋代文人的评价中观其

书法之特点ꎮ 北宋著名诗人王令作«赠慎东美伯

筠»ꎬ云伯筠之字“人传书椠莫对当ꎬ破卵惊出鸾

凤翔ꎮ 间或老笔不肯屈ꎬ铁索缚急蛟龙僵”ꎮ 而

苏轼虽蔑该字为“篾束枯骨”ꎬ却也道出了慎东美

书法瘦硬、老劲之品格ꎬ不过是与王令相比ꎬ语言

一俚白、一诗化罢了ꎮ
(二)可观人品

苏轼云:“其言心正则笔正者ꎬ非独讽谏ꎬ理
固然也ꎮ 世之小人ꎬ书字虽工ꎬ而其神情终有睢旴

侧媚之态ꎮ” [２４]可见ꎬ古人认为ꎬ人之道德品质可

从笔迹中显现出来ꎮ 观其真迹ꎬ亦可知其为人ꎮ
因此ꎬ除对书体笔法、结构本身进行评价外ꎬ文人

还常将笔迹与唐宋诗人之人品联系在一起ꎮ 洪大

容«湛轩日记»载:

彭曰:“曾见文天祥真迹乎?”余曰:
“未见ꎮ”彭曰:“看笔法ꎬ亦可见文丞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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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气ꎮ” [２５]

作为著名爱国将领ꎬ文天祥的崇高气节数百

年来始终为后人所称赞ꎮ 与洪大容交谈的彭姓翰

林ꎬ通过真迹之笔法ꎬ就可感受到文天祥的凛然正

气ꎮ 今人若见文天祥字迹ꎬ亦可从遒劲爽利的书

风中ꎬ体会其宁折不弯之品行ꎮ
诗作真迹ꎬ还可以反映出创作者当时的情绪

状态ꎮ 费衮«梁溪漫志»记载了欧阳修对苏舜钦

«与欧阳公书»的评语:

予近见子美墨迹一卷ꎬ皆自书其所

作诗ꎬ行草烂然ꎬ龙蛇飞动ꎬ其中有«独

酌»一诗云:“一酌浇肠俗虑奔ꎬ鴳微鲲

大岂堪论ꎮ 楚灵当日能知此ꎬ肯入沧江

作旅魂ꎮ”卷尾题云:“庆历乙酉十月书

于姑苏驿舍ꎮ”考其时ꎬ盖是被罪之明年

居沧浪时所书ꎬ其诗语闲放旷达如此ꎬ或
谓流落幽忧以终ꎬ非也ꎮ[２６]

苏舜钦居沧浪(在苏州)时ꎬ以行草书其诗ꎬ
不仅诗语旷达ꎬ字迹也光朗豪放ꎬ颇具鉴赏价值ꎮ
欧阳修正是以其笔画“龙蛇飞动”ꎬ证其被罪后心

态豁达ꎬ非“幽忧以终”之人ꎮ
(三)可彰名胜

书法作品可抒发作者之胸怀ꎬ亦可陶冶观者

之情操ꎮ 当触人心弦的字迹出现在山林寺馆之

中ꎬ笔墨与景观融为一体ꎬ可为景致增添新的

意趣ꎮ
北宋僧人文莹«湘山野录»:

余顷与陵叔华郎中景阳登襄阳东津

寺阁ꎬ凌博雅君子也ꎬ蔡君谟、吴春卿皆

昔师之ꎬ素称翰墨之妙ꎮ 时寺阁有旧题

二十九字在壁者ꎬ字可三寸馀ꎬ其体类颜

而逸ꎬ势格清美ꎬ无一点俗气ꎬ其语数句ꎬ
又简而有法ꎮ 􀆺􀆺止吾二人者徘徊玩

之ꎬ不忍去ꎮ[２７]

此二十九字ꎬ字字势格清美、飘逸雅致ꎬ其内

容又简而有法ꎬ可为称赞ꎮ 正是这无名之人留下

的超逸脱俗之墨迹ꎬ让一间普通的寺庙ꎬ有了可徘

徊玩赏的价值ꎮ 真迹在景观宣传方面所发挥的价

值ꎬ更不仅仅在于笔墨之精妙ꎮ 如魏庆之«诗人

玉屑»卷十一载:

澧阳道傍有甘泉寺ꎬ因莱公、丁谓曾

留行记ꎬ从而题咏者甚众ꎬ碑牌满屋ꎮ[２８]

寇准、丁谓ꎬ皆是北宋年间盛极一时的人物ꎮ
因二位在澧阳道旁的甘泉寺留有行记ꎬ旁人为追

随此真迹ꎬ争相探访ꎬ和诗题咏者甚多ꎬ甚至达到

了“碑牌满屋”的程度ꎮ 现实生活中ꎬ人们出于实

现自我价值的渴望ꎬ努力寻找可以学习、模仿的范

型ꎬ而范型的对象化便催生了名人效应ꎮ 正因为

此ꎬ英雄崇拜、偶像崇拜抑或明星崇拜就成为一种

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现象ꎮ[２９] 民众为追寻名士足

迹ꎬ亲自探访其所留笔墨之处ꎬ也恰是“名人效

应”在唐宋时的体现ꎮ 这些“墨宝”与寺庙景观相

辅相成ꎬ成为了值得被史册书写的“名胜”ꎮ

四、结语

唐宋诗人真迹传至今日ꎬ皆十分珍贵ꎬ常人难

得一见ꎬ且文物爱好者、研究者收得诗文真迹ꎬ多
用于珍藏、鉴赏ꎬ而较少分析其校勘、史料方面的

价值ꎮ 然唐宋诗人著作颇丰ꎬ其真迹可为当时多

人所见、所记ꎮ 这类对唐宋诗真迹的记载ꎬ可从另

一种角度重塑诗人创作环境ꎬ为今世之唐宋诗研

究提供更为直观的材料ꎮ 因此ꎬ真迹相关的记载ꎬ
无论是在校勘、辑佚、史料收集ꎬ还是在书法、人品

确证等诸多方面ꎬ都是重要的证据来源ꎮ 对于其

他文学类型ꎬ文献所记之真迹ꎬ亦可为其相关领域

研究提供帮助ꎬ对此也需多加留心ꎬ以便获得更多

研究的新途径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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